東京學藝大學紀要 第2部門 第50集(1999)
藤井：戰後台灣的天理教的傳教過程(2) (第36頁)

特別是針對傳教活動有直接影響的法律上的狀況，說明如下：

    傳道廳長─三濱善朗，取得簽證來台。這個簽證的取得，到底是個特別例子，(113)。不得不說他的身分是不安定的。還有在1963年，天理教雖然被內政部公認，但不是保證可以自由的到達任何地方去做傳教活動。可以說其在法律上的根據是曖昧不明的。因為同時也沒有發行保證其活動的證書。為此，即使是在1963年以後，官憲兵隊對於傳教活動的壓制是不間斷的。
　　以前，對於日本人的傳教士活動的壓制是相當強烈的，不僅如此，對於台灣人的信眾，也是實施壓制的政策(例如，對於在台東傳教所的莊覺榮的警察的監視活動)。天理教為了要在台灣能安定的實行傳教活動，不僅是要得到對於個人的傳教活動的許可，並且不是曖昧不明的被公認，而是天理教自身的組織在台灣，必須要得到，某種形式的法律上的公認是必要的。
    如果是以法人的組織得到認可的話，就會因發行了認可證書，而同時的使得各個教會、傳教所也能得到會員證書的交付、能使得組織的末端都可以得到可以進行傳教活動的保證。

　　有跟取得簽證相關的問題。在台灣對於日本人的傳教者來說，等於是在外國傳教是一樣的。當然取得到該當國家的簽證變成是有必要的。使用觀光簽證進行傳教活動是可以的，但是無法長期居住在台灣。考察到現在為此的傳教史，取得留學簽證的不在少數，但是這種方式，不適合真正的傳教活動。
    特別是，在實施戒嚴令之下的台灣，使用留學簽證來進行傳教活動是很難的。最好是取得傳教簽證，但是傳教簽證必須是先能以某種形式的法人的方式設立之後，才能取得到傳教簽證。法人的設立卻是非常地困難的。因此，法人資格的取得在當時的台灣，被認為是為了取得傳教條件的最重要的事情。
    在當時，以法人資格被認可的是，從歐美來展開傳教活動的基督教的各種團體，實現了這種方式的傳教。(114)因此，天理教也開始探求能得到法人資格的方法。作為宗教法人是有分為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兩種。還有，台灣當時在國民黨的獨裁體制下，要取得社團法人資格是很困難的。(115)多數的基督教會，也是以財團法人取得認可，在取得法人資格方面，財團法人的取得要比社團法人資格的取得來的容易多了。為此，當時的天理教關係者，就朝著取得財團法人化資格的方向進行著手。
    這在當時的台灣，想要進行法人資格化的這條道路，卻不是如此容易的。在天理教方面，與在台灣的日本的駐台大使相認識的天理教的第2代精神領袖真柱中山正善  先生開始構築與中華民國政府大官的人際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從偶然上開始進行的，如張其昀(1901~1985)，Ｊ(1912~1998)這兩位政府大官(116)。可說是從與這兩位政府大官建立的信賴關係，及經由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朝著財團法人資格化的方向，進行努力的。在有關這個方面，天理教本部所達成的任務及貢獻是很被認可的。
天理教本部是非常的用心注意著，如何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大官構築著彼此的信賴關係，從而努力使得天理教在台灣的法律上的地位得到確立。

    還有也可以說在1971年，設立於台東的財團法人天理教台東傳教所的這件事，是經由莊覺榮個人的政治力而被認可的。這顯示著在這個時期，像這樣的個人的政治力，是個極端的重要的例子。
    像這樣子的努力，最後終於在1972年，開花結果而成立了財團法人中國天理教總會。但是，在這以前，如何所述的1969年設立的財團法人山名大教會台北市傳教所的認可，及在同年對於蘆津大教會的傳教活動的彰化縣的認可，及同時候高雄市對於西高雄傳教傳教所的活動許可等等形式，顯示出天理教在法理上地位的改善及在行政方面所受到待遇的改善，可以說上述事項都可以被認為是天理教努力的成果。

以上所述，即是說這個時期是天理教的組織傳教的準備期，同時也是漸漸地顯現出其成果的時期。
 （２）傳教展開的歷史背景

   如前所述考察了天理教具體的傳教過程，可以理解到在這上面，有幾個和法理上的地位不同意義的傳教活動，史其成為可能要幾個要素。這些是，如，加藤勇、仲木彌昌、甚至於，蘆津大教會的SA一樣，在戰前居住在台灣，在台灣擁有多數加入的活躍。在此所要敘述的是，它們這些人從戰前開始的歷史的背景上，所擁有的人際關係網在構成上的問題。
    當然，面對於誰，採用什麼樣的形式，進行傳教？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問題。如在前原稿第26頁所述，天理教的傳教主要是：
1 根據天理教的教義，闡述人生的生活方法及意義。
2 實施一種所謂「神授」的治病儀式。根據如上所述的這兩種方法進行傳教。
    在日本的情況是，傳教者常常進行著藉著家家戶戶的訪問方式進行傳教。但是在台灣的情況是，一般來說，對於不認識的人的家家戶戶的訪問方式是有著非常地強烈的討厭的傾向。根據我的調查所知，幾乎沒有因為採用了家家戶戶的訪問方式而成功的例子。還有在戒嚴令被頒布下的這個時期，在街頭發傳單，說教等事情是不可能的。還有跑到醫院實施「神授」的例子。是有的，但是如果不是相認識的人，則很難實現。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得知這種現象所顯示的是只有對於曾經相認識的人。或者對於被認識的人所介紹的人，才能夠進行傳教的。為此，如何才能創造出最先認識的人，成為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此應該注意的事情是，「對於其他系統的信眾，不可以出手相邀」這是一種不成文的約定(並且嚴格被要求遵守的不成文的約定)我認為在天理教裏是有這種不成文的約定的。(117)即是對於其他的大教會，分教會的信眾中，即使是有認識的人，原則上對於那些認識的人，是不能實施傳教活動的。因此，假使是來了台灣之後，在台灣的傳教廳等地方，被人家介紹台灣人信眾，如果那位被介紹的人是屬於其他系統的信眾的話，則不可以以那個信眾作為基礎來進行傳教活動。換句話說，一開始即沒有一個認識的台灣人，則在台灣的傳教活動應該是非常地困難的。(118)在台灣如果有認識的台灣人，則在傳教活動方面是等同於擁有在日本無法想像的有利的條件的。
    在這一點上，加藤勇等人所擁有的人際關係網，就顯著格外的重要意義。如果沒有在日本的殖民地時代已經構築成的人際關係網，那麼戰後的台灣的天理教的傳教活動，將會變得更困難的吧!如上所述，加藤在這樣的人際關係網中，獨自進行著傳教活動，仲木也是充分的意識到了這種人際關係的力量來進行傳教活動的。東肥大教會，會在自己的部署內搜尋戰前與台灣擁有關係的人，也是著眼
在這層人際關係的力量上的。
　　
    進一步的說，在莊覺容方面，能夠在殖民地時代與天理教相認識，是有決定性的重要性的。
    第二，有會說日語，且又喜歡照顧日本的傳教者的台灣人的存在。在海外傳教的時候，如果不大會說當地的語言的話，傳教活動就會變得困難，這是當然的。但是，在台灣，特別是在南部，被作為日常用語的閩南語，在當時的日本是無法學習的。(119)但是，另一方面，在日本的殖民地時代，接受了日本語教育，精通日本語的人們，在當時年齡約30~40歲的這個年齡層，正是擔任著當時社會的中堅份子。因為是在這種狀況下，在這個時期，日本的傳教者，使用日本語來進行傳教活動的例子，是佔壓倒性的多數的。(精通閩南語的加藤勇是屬於例外的存在)。
    在當時的台灣，有這麼多數的會說日本語的台灣人的這種狀況，對於天理教的傳教活動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就因為有如此的狀況，才使得不會現地語言的XA的日本傳教者，得以在台灣進行傳教活動。還有如果沒有在蘆津大教會的L及T，西大教會的F及FA等的台灣人的這層關係，即使是大教會如何積極的努力進行，在台灣的傳教活動一定還是相當困難的。
    如上所述的這些人，到現在為止，就成為天理教在台灣的核心的信眾，擔任教會長，傳教所長等職務。也顯現出，本稿所提及的台灣人教會長，即傳教所長等人，大都是1920年代後半開始到1930年代前半時期所出生的人佔多數。像這些以台灣人作為傳教基盤的這個時期的天理教，可以被認識為天理教在台灣的發展期已經開始了。(120)
    如上所述的這些在台灣擁有多數熟人的日本傳教者，及對於日本傳教者保持有好感的台灣人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日本殖民地時代的遺產。天理教能在戰後的台灣的傳教活動，進行的比較容易的這件事，明顯地是因為有著這層歷史背景的關係。在這個時期的台灣的傳教活動也相當地依存在如此的歷史背景
之下的。

    即使是如此說，大浦國男及三乃分教會的XA等人，是與戰前的台灣，沒有任何關係的新的傳教者，開始前來台灣也是事實。但是，這些人的傳教活動，也是使用日本語進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從以前的以前的日台關係的延長線上
的傳教活動的。

  (3)  傳教活動的經濟上的支援者

其次，針對於傳教活動的經濟的基盤上的問題進行研究的結果如下。到現在為止都有提到，天理教本部，即使對於各式各樣的傳教活動進行支援，但是卻沒有直接的進行傳教活動。傳教的主體，可以認為說是基本上是由大教會，及個人來傳教的。當時，大教會部內的分教會，作為傳教主體的也不在少數，但是，這些分教會，大部分在經濟上的基盤都很薄弱，無法對於傳教活動提供大量的資金。(121)其結果就是分教會主體的傳教活動，擁有與每個人傳教沒有多大差異的形象。(122)
在傳教活動上，資金是有必要的，日本的傳教者的情況是由大教會提供，或者是個人獨自籌措，這兩種方式的其中一種。台灣人的情況是，因為在台灣島內就職的例子很多，可以一邊工作，一邊進行傳教活動。但是日本人的情況是，將在日本的工作中斷，或者是辭去日本的工作直接到台灣，所以資金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在設立了教會之後，由信眾的寄付金充當傳教費用是可以的。本稿在研究的傳教初期的時期，像這種用寄付金充當傳教費用方式，是很難辦到的情況是很多的。因此，日本人的傳教者來台灣的時候，某種形式的經濟上的基盤是不可或缺的。

在台灣進行傳教活動的話，就必須要克服以上所述的問題。實際上，二代精神領袖真柱的熱意，及天理教本部的從側面上的援助，對於傳教者來說，在這方面經濟基盤上問題的解決是沒有保障的。(即使是以最少的說，在這個時期就是這樣)。我認為基本上是所謂的天理教的這個教團對於傳教活動所持有的傳教態勢上的問題。
為此原因，從大教會得到援助而來台傳教的人，應該沒有問題。但是，個人傳教的情況，則變得相當的辛苦了。這些就如前面所述的大浦及XA等人一樣的狀況。但是，在這個時期，對於來台灣傳教的日本人的傳教者，有幾位台灣人是超越了大教會的系統，在某種程度上，照顧了這些日本人的傳教者。
在這個時期中，有幾位日本人的傳教者在台灣的傳教活動，沒有這幾位是援助台灣人的不可能辦到的。下面就針對於這幾位台灣人做個介紹。
其中的一人就是，張耀焜(1912~1976)。(123)他是出生於台中縣的富裕家庭的台灣人。在1939年畢業於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學科。對於原住民文化非常詳細的他。早在1961年與第二代的天理教精神領袖真柱中山正善相認識，後來也向天理參考館，交付了台灣原住民關係的資料。
與正善先生有著友人關係的張，在我前面的原稿的33頁中，有提到在1963年，正善先生來台之際，有為正善先生針對台灣做了說明。還有，當時住在台北的他，在我前面的原稿第35頁中，有提到的佐藤玉榮，及在台灣大學留學的K等，張對於他們提供了住居，及作為他們的保證人等等的照顧。在60年代的後半，到達台灣來的天理教的傳教者，常常經由正善先生的介紹。而住在他的家裏。當初，作為正善的友人，照顧天理教的張，在1967年清水榮吉歸國的時候，清水先生將他帶來台灣的「神實」寄存在張的地方，開始由張負責祭祀。這是現在的東慶教會的開始。(124)
在1969年，張的妻子CQ(1925~)進到了休養科，但是，最終的結局是，張耀焜沒有擔任任何席次。東慶教會的第一代所長是CQ，第二代則是張耀焜的次男。
總之。這位張耀焜的經濟上的援助，對於在本搞所研究的這個時期的天理教來說。是相當有效的。還有，因為傳道廳的體制尚未完備，像這樣的個人的援助，是達成了其重要的功能的。還有，張耀焜也是殖民地時代，讀了日本語學校，會說日本話，並且有必要留意他是親日的。
還有，有位張耀焜的友人，名字是許英華(1925~)也是在1963年的正善先生來台灣時，照顧他，並且在那個時候，因為被正善先生所感動而入信天理教。
許英華與張耀焜同樣是東慶教會部內的成員。許英華的日本語相當流利，在這之後的台灣的天理教當中，他擔任了翻譯等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25)
還有一位，這一位是山名大教會系統的信眾，1972年，在財團法人天理教總會成立時，成為第一期的董事長的陳居住先生。(126)他是嘉義出生的木材商，也曾經是嘉義東門教會部內的信眾。在前面的原稿第30頁中，有提到出身於天理教學校台灣講習所的陳 也會日本語，並且也是天理教熱心的信眾。經營木材商的陳 在台北也經營包裝紙箱的公司，對於當時的天理教來說，陳居住和張耀焜先生都是當時天理教的重要的經濟上的支援者。還有因為也屬於山名系統的緣故，他也非常地照顧加藤勇先生。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陳的照顧，連加藤勇先生也無法做到十全十美的傳教活動。(127)
當然，也有沒有受到他們支援的日本人傳教者。但是，以整體上的觀察、當時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支援的話，在這個時期的天理教，應該會遭遇到更大的困難吧。傳道廳長的來台灣，說不定會更晚的時期才有可能。如在備註(17)中所提到的，當三濱善郎先生到台北時，歡迎著三濱先生的，就是他們這些人。從具體的考察傳教活動的這個觀點來說，可以明顯的證明他們這些人的重要性的。
結論

因為有在第5中，所述的條件，所以被認為會產生如第1~第4中，所述的發展的具體的狀況，即使是這樣說，也必須考慮在支持傳教活動的各種條件中，也還有其他的條件必須考慮到。
例如，在台灣傳教的狀況，身為台灣人的信眾到日本來的當然會變得多了，但是，在當時身為台灣人的信眾的出國手續是不是很順利，是很重要的。這件事，基本上是容易被台灣的一種政治上的狀況所左右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也與日本與台灣之間的國際關係有著關連。在這個時期的台灣，基本上，包括小學教師在內的公務員的出國是被限制的。還有，年輕的男性的出國也是極端困難的。

除此之外的台灣人(例如說年輕的女性)等，如果沒有什麼團體的職業招聘信、或者有職業上的理由非常明確等等，或者是訪問海外的親友(「探親」)等理由的話，是不能簡單的出國的。
還有同時，到日本的交通工具的問題，也與台灣的信眾的經濟上的狀態有著關係。這是一方面，與這個國家的社會(作為東道主的社會)的經濟發展的狀況有關系，另一方面與信眾所屬的國家的社會階層的關係有關。在此，還有與到達日本的地理上的距離長短有關。像台灣是與日本比較近。所以來日本並不會造成經濟上很大的負擔。像這些問題，就是海外傳教常常會發生的問題，特別是天理教的狀況是，要到日本的「原地」朝聖的事，對於信眾來說，在本質上是很重要的事。為了使得天理教的傳教活動活性化、對於朝聖這件事，就變得不能忽視的問題了。但是、像這一類的問題，因為我對於台灣人信眾的調查研究，尚未深入，所以不是很清楚。
還有，作為一般的問題，在台灣對於日本傳來的宗教，是如何被定位的事，也是很重要的。這些可以從歷史的、政治的角度來考察，有關該當國家的政治狀況及該當國家與日本在過去及現在的兩國間的國際關係所影響改變，也是該當國家對日觀的象徵性的顯現。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的話，該當社會對於傳統文化的權威，有著什麼樣的相對化觀感，對於異文化又能有多少程度的寬容。從這個角度可以考察到這些問題。(128)在歷史的層面上，某些程度就如前面我所述的一樣，但是後者所述的有關社會的問題，則尚未進一步探討。
最後，天理教的傳教活動中，因為有「神授」的所謂的治病儀禮，佔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對於今後，因為在台灣的醫療的普及狀況，而對於傳教活動的影響，也不得不說，是有此必要從這個觀點來考察的。
像在這個時期以上所述的各種問題，及在下一個時期，有關傳教活動的具體的樣貌，將另寫別篇稿子來陳述。
備註：
(1) 藤井健志「戰後台灣的天理教的傳教過程」(1)(「東京學藝大學記要(第二部門)」49、1998所收)。還有從此以下，在這篇論文所提到的內容、皆以「前編」來稱呼。
(2) 如前稿的註(69)所說，針對這一年，也有異論。還有雖然在前稿並沒有提出，但是，在金子圭助「在台灣天理教傳教的側面」(「天理台灣研究會年報」)2.1993所收)這篇文章裡，是採用1963年的說法。
(3) 根據村上嘉英「在台灣天理教的現狀」(「大和文化」)51、1972所收)推定。還有在這篇論文中，1972年1月的這個時間點，教會1、有27個傳教所。
(4) 是根據1998年從台灣傳道廳所得到的天理教在台灣的傳教所的住所名錄(以下稱之為〈住所錄1998〉)。還有有關「其它」請參照前稿(28)。1997年8月的時點相比較的話，教會增加1個，傳教所減少6個。在這裡有一個傳教所升格為教會。實際上沒有進行傳教活動的傳教所的數目，是根據從住所錄上被消除的資料來推算的。
(5) 根據村上的前面揭示的論文，在1972的時點上，兵神大教會擁有2個傳教所。或者其設立說不定是在1967年以前。但是，在勢力上、是遠不及山名大教會的。有關兵神系統，在1998年9月的現在這個時點上，是尚未調查的。
(6) 以上的數字，是根據〈住所錄1998〉。在台灣擁有傳教所的大教會是，山名、敷島、蘆津、兵神、撫養、東、高知、湖東、甲賀、名京、中和、飾東、東木、嶽東、城法、木島、牛込、笠間、南紀、西、東肥、山陰、木愛、京城、宇仁、秋津等。還有除此之外，僅次於大教會的準大教會有2個，是直屬本部的2個分教會(日和佐分教會、琵琶分教會)等，也在台灣擁有傳教所。還有其他幾個直屬於傳道廳的傳教所，這些全部是台灣原住民阿美族的族人所擁有的。
另外在1972年的時點上，在台灣有「ようぼく」的大教會是，山名、敷島、蘆津、兵神、東、嶽東、牛込、西、明城、高安、西宮、南海等。請參照，村上前面揭示論文，第73頁。
(7) 以下有關台灣的概況關連的記述，主要是根據，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と民主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8) 中華民國憲法第13條(「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請參照「日本語版，中華民國六法全書」(日本評論社，1993)。
(9) 信眾的誕生，真如苑是1967年，立正佼成會是1970年。還有，成長之家的雜誌發刊，正確的年月日不知道，應該是在1960年代後半。藤井健志「在台灣日系新宗教的展開」(「東京學藝大學紀要(第二部門)43、1992」，同「在台灣日系新宗教的展開(3)」請參照(同雜誌47、1996)。
(10) 請參同上這篇論文。
(11) 請參照，若臨前面揭示書大131頁。
(12) 1998年9月，請教了 長谷川分教會前會長Q先生的結果是，即使是在1980年前後，農村部的醫療狀況還是相當惡劣的。
(13) 根據高野友治「天理教傳教史(10)」(天理教道友社1975)。
(14) 有關三濱先生的雙親，是請教了三濱先生本人。還有有關水嶋ナラ的這個人，在「天理婦人史」第一卷(改定補充版，天理教婦人會本部，1990)第350頁上有記述。
（１５）如前稿所述、１９５０年第7代伝道庁長是、上原繁雄先生就任的。但是、他実際上沒有来到台湾。因此、実質上応該是三濱先生、才可以

　　　　説是戦後初期的伝道庁長。

（１６）有関三濱先生的伝教簽證、請参照前稿３５頁。
（１７）有関清水先生、請参照前稿３３頁．還有在這個時候、在機場歓迎

　　　　三濱先生的台湾人、即是本文後述的、張耀焜先生及陳居住先生、
　　　　及J先生、和前稿３５頁所述台湾善光寺住職的王先生。
（１８）在此是、佔地面積１６７坪、建築坪５１．５坪。純欧式的独立家屋。

　　　　在其中、有個小客庁、可以収容２～30人参加集会。請参照（「福爾摩沙」３、１９６７）。還有、在這裏的資金是天理教本部出的。

　　　　当時（包括現在）擁有最大的伝教勢力的是山名大教会系統的伝教。
　　　　根拠前稿所述、加藤勇先生們的伝教、与伝道庁是在沒有什麼関係下進行的。如後所述、戦後最初、以作為財団法人而被認可的是、這個山名大教会系統的台北市伝教所。（１９６９）。即使説是這様、這個伝道庁
　　　　作為天理教本部在台湾的出張所、這個重要的功能是肯定有作到的。還有、有関三濱先生的来台、及伝道庁的再次開始、請参照「天理教台湾伝道庁簡介創立六十周年記念」（天理教台湾伝道庁、１９９４）。

（１９）請参照村上前面掲示論文７３頁。
（２０）請参照三濱善朗「有関天理教在台湾的伝教」（「天理教台湾研究会年報」、
　　　　１．１９９２）。第２５頁。還有、根拠這篇論文、在1986年挙辦的

　　　教祖１００年祭的従台湾来的参加者、有1200人以上。這個数字明顕的顕示著、在這個期間台湾的信衆的増加及活性化。
（２１）各々有関的事項、以後再述。還有、安楽伝教所是山名大教会系統的

　　　　北港教会部内的伝教所。請参照「台湾北港教会年譜」（１９９６年

　　　　北港教会、正式的被天理教本部認可時、発行的小手冊上記載的内容）。

（２２）有関青年会的動向、前稿３４頁裏所述。台東東伝教所是後述的
　　　　荘覚栄先生所開設。有関這件事、1997年8月、直接請教了

　　　　荘先生。

（２３）各々事項、容後再述。但是有関西大教会、是根拠天理大学、

　　　　親里研究所編「改訂天理教事典教会史編」（天理教道友社、

　　　　１９８９）第４８３条。
（２４）博愛伝教所是山名大教会系統的北港教会部内的伝教所。請参照
　　　　前面掲示「台湾北港教会年譜」。

（２５）請参照（「木愛台湾伝教的道路」「海外伝教伝道部報」３８８、１９９７）。

（２６）愛国伝教所是山名大教会系統的北港教会部内的伝教所。請参照

　　　　前面掲示「台湾北港教会年譜」。

（２７）有関中山正善、請参照前稿２８頁．

（２８）有関海外伝教部分、如下所述。

　　　　「昭和三十六年（１９６１年）。因為世界上的事情、海外伝教有

　　　　　己経鬆懈的伝教活動、又変得活発起来。也是応該対於需要協助
　　　　　的伝教活動、給与助力的時期。（中間省略）自覚到更要対於

　　　　　幫助世界的重要使命、也要下定大決心、対於来自世界各々角落

　　　　　的要求助力給与幫助。在這個時期、是有這様的心理準備的。

（中間省略）。在這個広大的世界的各々角落、高興能使得到天理王命的神名、到達任何的時空、将遠大的希望、託付給親神。深切的期待
著能為這個年度的神的慶典、尽一分心力」。根拠及引用自｛（沢井勇一、「諭達」的整理。「ピブリア」５３、１９７３．｝。傍点是原文裏面、

己経有的。括弧内的字、是藤井先生補足的。還有、将旧字体改為

新字体。

（２９）天理教敷島大教会史料集成部．編集刊行。請参照「敷島

　　　大教会史直属教会編」第４４８頁．１９９０。
（３０）請参照大浦圀男「向著宝修台湾的道路」（自費出版、１９９２）第１２頁．

（３１）請参照前面掲示「敷島大教会史直属教会編」第４７３頁．１９９０。
（３２）在前稿第３４頁也有提到、在1960年、蒞臨大教会創立７０
　　　　周年的正善先生、説出：「敷島、向南方的道路邁進吧!」
　　　　的這句話、開始了成立為推進海外伝教的「閩南会」。（1961年）請参照前面掲示「敷島大教会史直属教会編」第５４９頁。
　　　　如後所述、敷島大教会是在台湾、僅次於山名大教会的一大勢力。也可以説在本文所介紹、包括個人程度的影響力、這個敷島大教会全体的動向、即使在正善先生死後、依然持続的擁有很大的影響力。

（３３）請参照「真明」第９５頁．還有、「真明」是芦津大教会的専用出刊的雑誌。
（３４）有関這個方面、是1997年8月、在東肥台中伝教所、請教他們而得知的。
（３５）在1997年12月、於天理教語学院、請教了西大教会的Q先生。

　　　　還有、前面掲示「改訂天理教事典教会史篇」第４８３頁、

　　　　有同様的記述。
（３６）在1973年以後、如後所述、梅華会毎年舉辦的「中華民国
　　　　親善訪問」也是達成了同様的功能。

（３７）根拠「海外伝教伝道略年表」（「海外伝教伝道要覧」天理教

　　　　海外伝教伝道部、１９９６）。還有、在亜洲二課裏、主要是、
　　　　処理韓国、台湾、中国等東亜国家的海外伝教的部署。
還有、在亜洲一課裏、是調査有関印度、菲律賓、菲律賓以西　

的地域的海外伝教状況的。請参照上面掲示「海外伝教伝道要覧」第4頁。還有、在「海外伝教伝道部報」第２０６頁、

１９８２、及「海外伝教伝道部略年譜」上、也有登載。

　　　　（３８）根拠前面掲示「海外伝教伝道部略年表」。這篇論述也有在

中国語版（「福爾摩沙」６、１９６９）中被登載。還有、1993年、是第４代精神領袖真柱中山善司（１９５９～）上任中。
　　　（３９）修善科是開設於天理教本部、学習教義、儀礼的方法、通過
　　　　　　　従事各式各様的服務活動、加深信仰的地方。学習期間為期

　　　　　　　３個月、１７歳以上的信衆、誰都可以参加。因為参加而

　　　　　　　得到「ようぼく」請参照（前稿第２７頁）。可以更成為真正的

　　　　　　　天理教信衆。但是、対於一般信衆、参加不是義務。請参照天理大学親里研究所編「改訂天理教事典」（天理教道友社、１９９７）第４１４頁。
　　　（４０）有関天理大学選科日本語科、請参照「天理大学科日本語科十

　　　　　　　周年誌」（海外伝道部、１９６８）及「海外伝教伝道部報」第１３８頁、１９７６年。
　　　（４１）有関海外故郷寮、請参照「海外伝教伝道部報」第１２４頁、
　　　　　　　１９７１年。

　　（４２）前面掲示「天理教台湾伝道庁簡介創立六十周年記念」第１３頁

　　　　　　及請参照「海外伝教伝道部報」第１８６頁、（１９８０）。

　　　　　　還有、舉辦翻譯会議是、美国（北美）、夏威夷、巴西、韓国等。
　　　　　　還有、舉辦英語的翻譯会議、是比較台湾早一点、是

1975年的事。

（４３）開設中国語修養科課程（北京語及閩南語）、是1980年。請参照前面掲示「天理教台湾伝道庁簡介創立六十周年記念」第１３頁。
（４４）請参照「天理教梅華会２０年的足跡」（天理教梅華会、１９８７）。
　　　　根拠上述資料、最初的電影会（１９６８年1月）、由当時的中華民国
　　　　駐大阪領事館提供的上映了「中華民国的新面貌」。還有、作為例行会議演講的是、「台湾巡教報告」「台湾的近況」「台湾伝道的今昔」「台湾の習慣」「台湾的基督教」等等都是。

（４５）毎年発行1次、基本上是擁有梅華会的機関雑誌的性格的。第１６号
　　　　（１９８０年）開始、改称為「梅華」。
（４６）以下記述的順序是、先在台湾設立教会的是大教会、只有伝教所的

　　　　大教会是以後才設立的。還有、在其中、在1998年的現在、在這個時期、沒有開始伝教的大教会、下次寫稿時再説明。以個人的方式開始伝教

　　　的這個時期容後叙述。
（４７）有関這個方面、請参照村上前面掲示論文、第７１頁。
（４８）所謂採用法人的招聘這種形式、簡単的可以取得伝教簽證。与当時的
　　　　三濱先生作為特例取得伝教簽證是不同的。是根拠法理、取得明確的

　　　　簽證。実際上、加藤先生、在其後、取得了台湾的居留証。
（４９）請参照前面掲示教会「台湾北港年譜」。還有、根拠同資料、及在戦前的１９３７年在北港部内設立了2個伝教所。

（５０）在前稿執筆為止、我所看過的資料是沒有記載的。但是、1998年8月

　　　斗六教会（有関斗六、請参照前稿的註（１９））、就在此斗六教会請教

　　　過。本来是1998年9月的時点、有関嘉義教会、是沒有作任何調査的、

　所有有関嘉義教会（嘉義伝教所）的事、都是従斗六教会請教来的。並且、

（　有関戦前的嘉義教会嘉義伝教所）的設立的来龍去脈、金子圭助先生

　在前面掲示的論文中、有簡単的記述。

（５１）1998年9月的時点、山名大教会部内的台南分教会部内、有嘉義分教会部内的7個伝教所。但是、因為是未調査、不知設立年度及設立的来龍去脈。
（５２）請参照前面掲示「敷島大教会史直属教会編」。並且、如前所述。

　　　　亜洲第二課、是於1968年設置、山田先生、是其第一代課長。

（５３）除了後述的伸木弥昌先生之外、如在本文所述。大浦圀男先生及敷一分教会的P先生（１９３６）是有的。其中有関P先生、尚未調査、所以不清楚具体的活動的様貌。

（５４）在這個時候的視察団、如前述的P先生3人作為中心。伸木弥昌先生
　　　　是在後面輔導的。請参照前面掲示「敷島大教会史直属教会編」

第５５２頁．
　（５５）財団法人天理教台北市心勇教会、基本上是擁有敷島大教会的台湾
　　　　　出張所的性格。這棟大楼的持有人、就是伸木先生的学生A先生。

　　　　　（有関A先生、請参照前稿第３０頁）。即是説、敷島大教会就是

　　　　　因為伸木先生与A先生的関係、才得以在此設立。這裏的初代董事長

　　　　　也是A先生。本来A先生、即是社会上地位高的医生、這応該是与此有関係的。

（５６）有関這件事、1998年9月、従敷島大教会部内長谷川分教会前会長Q先生処請教得知的。
（５７）上述的Q先生及、在台湾南部的嘉義的長義教会（長谷川分教会部内）

　　　　教会長R先生等。還有、R先生、本来是属於黎明分教会所属的、在

　　　　伸木先生死後、変成長谷川分教会所属。

（５８）請参照前稿第３５頁。

（５９）在前稿第３５頁、有関L先生的記述地方、養育L先生的日本人家庭、

　　　　応該是SA小姐及其丈夫的一家人。並且在前稿、有提到L先生的結婚
　　　　対象是SB小姐。SB小姐説L先生是養育L先生的日本人家庭的児子的叙述是錯誤的、応該是女婿才対。

（６０）在這個時候、以採用訪問SB小姐的親父母這種形式（探親）可以出国。

　　　有関這件事、在1997年8月、直接請教了在真明彰化教会的L先生。
（６１）根拠奥野善宣「芦津的台湾伝道」「台湾伝道庁通訊」第２０２頁、
（１９９６）。
（６２）L先生是真明彰化教会的会長、也是担任財団法人中国天理教総会的第二期（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及第８期（１９９３～９５）的董事長。（順便説、1998年現在的董事長是第９期）。因此、不得不説、現在這個時候、支持在台湾的天理教的台湾人信衆中、

　　　　　　　L先生の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６３）請参照「真明」第９５頁、（１９６７）。如前稿第３３頁中所述。

　　　当時清水栄吉先生在中国文化学院任教。並且、其他在芦津部内的分教会、

　　　在沖縄入教的台湾人信衆也来歓迎。

（６４）請参照前面掲示「天理教梅華会２０年的足跡」第１５頁。

（６５）根拠「真明」第１０１頁（１９６９）。在這裏有記述、「現地政府
　　　　認可了教会」。這個是由彰化市公所（市政府）民政課、所許可的

　　　　教会設立。並且也正式設立了伝教所。（大教会所認可的伝教所）是
　　　　設立於1973年、還有、也設立了財団法人天理教彰化教会。（彰化県政府＝県庁的法人認可）這個也是在1973年設立的。真明彰化教会的

　　　　正式設立是1975年。請参照前面掲示奥野「芦津的台湾伝道」。

　　　　還有、L先生与SA小姐、在当時所住的嘉義、因為在戦争中、住在彰化的天理教教会担任管理的関係、被希望能在彰化伝教。有関這件事

　　　　、是在1997年８月在真明彰化教会請教的。還有在戦争中、住在彰化的天理教教会是属於兵神系的教会、在此的教会長与SA小姐、個人的私交很好。並且、有関這個兵神系的教会、金子在前面掲示論文中、

　　　　也有提及。

（６６）請参前面掲示「真明」第２５頁。
（６７）有関這件事、１９９７年7月、従井筒ふみ子小姐処請教得知。

（６８）有関台湾的芦津大教会系的教会、在伝教所常常聴到、当時的

　　　　井筒敏夫、ふみ子大教会長夫妻、是非常的照顧的。大教会照顧

　　　　信衆在天理教的系統上、是很当然的事。芦津系統的状況是、
　　　　大教会長夫妻的個人名常常的被提起。（例如説、「ふみ子夫人」）

　　　　像這様子的特徴是被認識為有的。

（６９）請参照「真明新営教会成立十周年」（１９９３）。並且在新営、
　　　　経過了、1975年設立伝教所、80年財団法人認可、新営83年真明教会設立（経由天理教本部的認可）等過程、誕生了芦津系的教会。

（７０）有関像以上的新営的状況、是於1997年8月、在真明新営教会請教

　　　　而得知。

（７１）並且、彰化教会是真明大教会新直接管轄、真明新営教会是属於真明彰化教会的部内。
（７２）請参照前稿第３３頁。及註（７１）。並且有関西大教会的直接管轄的西高雄教会的記事、是記載在「台湾伝道庁通訊」第１２３頁（１９９０）。還有1997年8月、在西高雄教会向F先生直接請教而得知的。
（７３）請参照前面掲示「改訂天理教事典教会史篇」第４８４頁。
（７４）1997年12月、在天理教語学院内、直接従O先生、請教而得知的。

　　　　並且在這個時期、是当時在台湾大学正在留学的崇文分教会的K先生

　　　　所介紹的。有関K先生、請参照前稿第３５頁。還有O先生、也是
　　　　1967年的天理教梅華会的設立は発起人。

（７５）在這個時期、可以天理教本部青年会的招聘方式出国。請参照前面掲示

　　　　「台湾伝道庁通訊」第１２３頁。

（７６）有関這個伝教所設立的年度、根拠資料、有一些差異。在此、是根拠

　　　　前面掲示「改訂天理教事典教会史篇」第４８３頁。

（７７）這個是如註（４３）所述的擁有教会設立的許可的性格。還有、在這一

　　　　年、因為資料上有差異点無法確定。並且西高雄教会、在1998年的

　　　　現在、尚未成為財団法人、還有、好像也沒有想成為財団法人的意思。
　　　　（這是直接向FA先生、請教而得知的）。
（７８）FA小姐自身、在日本有父親F先生、所以可以探親的形式出国。

　　　　還有、開設她在日本的商社在高雄事務所上班、其他的人、也

　　　　可以採用是事務所職員的形式出国。

（７９）如前稿第２７頁所述。従天理教的組織原理来説、西高雄教会是由

　　　　F先生入教的中談分教会部内的教会来成立、這是很普通的。但是、

　　　　不僅如此、在這裏、却是成為由大教会直接管轄的、値得注意。
　　　　並且、西大教会長山田亀太郎、也是1967年的梅華会設立的発起
　　　　人。請参照前面掲示「天理教梅華会２０年的足跡」。
（８０）有関木愛大教会系統的木愛台北教会（1992年天理教本部認可）
　　　　在1998年9月的現在、尚未調査。因此、以下是根拠、松原友治

　　　　「木愛台湾伝教的道路」「海外伝教伝道部報」第３８８頁．（１９９７）

　　　　及前面掲示「改訂天理教事典教会史篇」第５８頁的所述内容来記述的。

（８１）請参照（「福爾摩沙」１４、第２０頁。還有前面掲示在「木愛台湾伝教的道路」上、有被形容成是：「就像是被一条看不見的縄子、拉著
　　　　一様、真的是為了在台湾開創出一条道路一様燃焼著熱情」這様子的。

（８２）有関中国文化学院与天理教的関係、請参照前稿第３３頁。

（８３）以上的記述是根拠、前面掲示「改訂天理教事典教会史篇」第４２３頁的所述内容、及1997年8月、在東肥台中伝教所、請教而得知的。

　　　　並且、東肥台中伝教所、於1975年設立、76年得到財団法人的認可。

　　　　還有、在此請教而得知的是、1934年、在台湾南部的高雄也設立了
　　　　東高雄教会。但是到１９４５年為止、在台湾的這個教会、与戦後

　　　　的伝教沒有関係。

（８４）1998年現在、伝教所長是第三代的UB先生。在1997年8月、請教他的時候、他説：「伝教所長如果不能的堅持大教会長想法、則很難作好」。並且、、東肥台中伝教所、到了1998年的現在、依然沒有成為教会、
　　　　信衆数、却是相当多的。

（８５）請参照「天理教甲賀台湾伝教所従開設到移転為止」。（天理教甲賀大教会、１９９０）。在甲賀台湾伝教所、於1998年8月請教而得知。

　　　　還有、於1997年8月、請教其伝教所長W小姐（女性）、有関歴史上
的事情、主要都与上述所記述的一様。並且有其他的資料、如山崎忠

的「甲賀的台湾的道路」「台湾伝道庁通訊」第２０４頁。（１９９６）

這些也大致上、与上述所記述的一様内容。

（８６）有関這件事、在前稿第３０頁、有提到。

（８７）請参照村上前面掲示論文。但是、在1998年的基隆。有兵神大教会

　　　　系統的港台芳洋伝教所、這応該是与1972年的時点、存在在彰化県
　　　　的港台伝教所有著関係。（未調査）。還有、現在、在台南的嶽東大

　　　　教会系統的館山台南県伝教所（1989年設立）。（根拠1998年8月的調査、与陽台講伝教所、完全沒有関係）。
（８８）有関大浦先生、根拠前面掲示「向著宝修台湾的道路」、並沒有直接
　　　　請教。

（８９）成為直接的起源是、在１９６７年的天理教青年会第４３回総会的時候

　　　　的正善的話：「本来、就是希望諸位能到海外去伝教。（中間省略）
　　　　在国内的修理、是老年人的工作、尽量的到海外、也是達成、

　　　　あきらとうりょう　的一種使命。」、引用自（「向著宝修台湾的道路」）第１４頁。（傍点是在原文裏面有）感覚到很感動。「あきらとうりょう」
　　　　是在新天地、拓展天理教的意思。常作為青年信衆的代名詞。還有、

　　　　修理、是用来説明、対於己経成立的教会的指導、称之為修理。

（９０）在1967年～77年之間、因為伝道庁是兼作為三濱先生的住居的、
　　　　実質上是無法提供宿舎的。但是、伝道庁的建築物、重新建設在台北市

　　　　北安路之後、到達現在為止、伝道庁只是作為暫時的来台的海外伝教者

　　　　的住居地方。這是另当別論的。実質上、対於出身日本人的伝教者、是

　　　　不提供在台湾的生活上的支援的。

（９１）請参照大浦先生、以「神的守護」来認知這件事。前面掲示書、第２８    頁。

（９２）還有、在1984年於台北的南的西方的桃園、設立了「宝愛伝教所」。
　　　　請参照、前面掲示「向著宝修台湾的道路」第１９７頁。

（９３）有関BP先生、在1997年8月、直接請教而得知。

（９４）在這種状況下、直到1997年的現在、也沒有多大的変化。但是、

　　　　現在、BP先生的子女的学費、還是大教会的海外伝道部所出的。

（９５）並且、BP先生的伝教活動、是於1973年開設台湾正心講（伝教所）。

　　　　91年設立台湾正心教会（天理教本部認可）、92年財団法人台湾正心

　　　　教会認可。像如此形式的展開伝教活動。

（９６）有関教区、請参照前稿第２７頁。

（９７）在「台湾伝道庁通訊」裏面、常有記載従教区来的団体、到伝道庁来訪問的事。例如、1986年4月裏、静岡教区来了８人、福岡教区来了２０人、他們是為了視察台湾的伝教而来的。但是、像這様子的教区単位
　　　　的行動是不多的。

（９８）有関三乃教会的伝教活動、「海外伝教伝道部報」第２２５頁、（１９８３）、同第３４２、３４３頁、（１９９３）。「台湾伝道庁通訊」
　　　　第２００、２０１頁、（１９９６）裏面有記載。還有1997年8月

　　　　及98年8月、有2次、直接在台北的三乃台光伝教所、請教而得知。

（９９）是由於伸木弥昌的伝教而入教的敷島大教会系黎明分教会部内的信衆。
　　　　成為1973年開設的台湾善光伝教所的所長。（並且、在此以台湾善光
　　　　教会被天理教本部認可。I先生是1998年9月現在的台湾善光教会会長）。有関此事、請参照前稿第３５頁、及前面掲示「敷島大教会史直属教会編」第４４９頁～以後的内容。

（１００）具体的説是、譲XA先生住在自己的家裏、供応食物的同時、毎天、

　　　　教他教義的中国語的譯文。請参照「台湾伝道庁通訊」第２００頁。

（１０１）1987年、以作為伝教所正式的成立。伝教所長YB小姐（女性、１９３３～）和XA先生及相認識的計程車司機、住在同一棟建築物内。
　　　　YB小姐的丈夫是YA先生（１９２７～）、日本語相当精通。聴説是

　　　　YA先生被XA先生的誠実及熱心所感動而入教的。不是因為有什麼

　　　　病才入教的。有関這件事、是於1997年8月、在三乃台光伝教所内、

　　　　請教而得知。順便説、XA先生的児子、XB先生与YA先生的女児

　　　　結婚。因為精通北京語現在、天理教海外伝教伝道部工作。成為在
　　　　天理教本部、接受台湾人入教的窓口之一。
（１０２）有関這件事、請参照前面掲示「台湾伝道庁通訊」第３４２頁。

　　　　但是、在1992年Z先生死去之後、1997年伝教所関閉了。

（１０３）請参照前稿第３０～３２頁。

（１０４）有関荘覚栄先生、1997年8月、及98年8月直接請教而得知。

　　　　其他資料有、荘覚栄著「誰人知暁天理教」（自費出版、１９７６）

　　　　、同「胃内的五十元銅板」（「陽気」第３１６頁、１９７５）、

　　　　「阿美族的医生」（「海外伝教伝道部報」）第２０３頁、1982年

　　　　出版有所収内容。特別是在「誰人知暁天理教」的末尾裏、作為「著者

　　　　略歴」有記載荘先生的経歴。
（１０５）所謂「原住民」這個辞語、是在学界上、提到台湾的先住民時、

　　　　　作為通例而被使用的辞語。在此、我也採用這個辞語。請参照

　　　　　笠原政治編「日本的台湾原住民研究文献目録（１９４５～１９９６）」（風響社、１９９７）。

（１０６）荘先生的阿美族名字是、クラン。在植民地時代的日本名是宮本

　　　　　栄二郎、戦後的中国名、当初是荘聡明、1974年開始改為荘覚栄。

　　　　　（改名的正式手続、発了半年的時間）。即使在台湾、也常有誤解
　　　　　発生、其実、荘聡明和荘覚栄是同一人物。在本稿裏、便利上的

　　　　　考量、統一的以「荘覚栄」這個名字来記述。並且、荘先生所擅長

          的語言是阿美族語及日本語。

（１０７）以阿美族的身分、得到医師的証照的、荘先生是被認為是最初的第一位。
　　　　　
（１０８）世間的一切事務、不是因為人的縁故而運作的、応該是「神的旨意」

　　　　　来決定的。如此的説明神的旨意。請参照前面掲示「胃内的五十元銅板」。並且根拠荘先生的説法、在1937年的花蓮、己経産生有了天理教的信衆了。
（１０９）荘先生到天理教本部、在這個時候是第一次的。最初、是連天理是在

　　　　　那児、都弄不清楚的。

（１１０）請参照前面掲示論文第７４頁。

（１１１）請参照、同論文第７１頁。
（１１２）根拠<住所録１９９８>的資料、荘先生是担任台島教会長、但是、這個教会、並沒有受到天理教本部的認可。大部分的人認為是属於右派
　　　　教所。（在台湾有幾個這様子的例子、請参照前稿第２２頁。這個系統、

　　　　其他也有７個伝教所。都只是由阿美族的信衆構成的、並直属於伝道庁。
（１１３）有関三濱先生的伝教簽證、請参照前稿。

（１１４）在基督教的状況是、己経取得法人化的例子很多。例如財団法人北部

　　　　　台湾基督教長老教会（１９５０年設立）、財団法人天主教会台北教区（―基督教正教会、1956年設立）、財団法人台湾聖公会（１９５９年設立）等等。請参照内政部編印「全国性宗教団体名録」

　　　　　（１９９４）

（１１５）社団法人与財団法人不一様、社団法人是以人的集団作為法人被認可的。在這個部類裏、包括政党、在国民党的体制下、要成為法人化
　　　　　的条件是非常的厳格的。這個厳格的条件放寛的時候、就在1987年

　　　　　解除戒厳令以後的事。有関法人的問題、前面掲示藤井「台湾的日系

　　　　　新宗教的展開」、同「台湾的日系新宗教的展開（２）」（「東京学芸

　　　　　大学紀要（第二部門）」第４４頁、１９９３）、同「戦後在台湾的法制度及日系新宗教」（「宗教研究」第３１１頁、１９９７）裏面有
　　　　　記述到。但是、、本稿所研究的時期、社団法人中華民国基督教青年会教会（YMCA）在1996年被認可。認可条件開始変得緩和了。請参照前面掲示「全国性宗教団体名録」。

（１１６）有関張其昀先生、請参照前面掲示第３３、３４頁。還有、在那裏

　　　　　是記述為「張基昀」先生、這是錯誤的。正確的応該是「張其昀」先生。希望能更正一下。還有、有関J先生、請参照前面掲示第３５    頁。還有、有関J先生、在1998年1月的J先生的葬儀的時候、中国天理教総会治喪委員会所出的「事略」中、有略為記述了J先生
　　　　　的経歴。「張其昀」与J先生都是「外省人」。

（１１７）這是如前稿第２７頁所述、可以説明教会組織是以「親子模型」所構成的。但是、対於伝教者来説、所認知的方法就有一些不同了。因為、

　　　　　対於系統的問題有比較厳格的伝教者、与比較不厳格的伝教者。

　　　　　

　　　　　特別在這個時候、如本稿所述的一様、系統不同的伝教者、也会親自来照顧不同的系統的信衆、有幾個這様的例子。如西大教会的Q先生
　　　　　就受過其他系統的人的幫助。請参照後述的「伝教活動的経済支援者」
　　　　　。但是、這種不同系統間的交流和伝教活動本身、応該是分別開来

　　　　　研究的。

（１１８）有関這件事、如前述的XA先生的例子、就很明白的顕示著。但是、

　　　　　因為克服了這様困難的状況本身、才是所謂真正的伝教活動的這種

　　　　　想法、説不定也是有道理的。

（１１９）在現在、即使在日本也可以学習。還有、即使連在台湾、閩南語的
　　　　　教科書及学校也沒有。在教育及大衆媒体的領域裏、除了北京語

　　　　　（被称之為国語）以外的語言是被禁止使用的。並且到了進入１９９０年代、像這種限制、就相当緩和多了。即使是現在、言語的問題、

　　　　　還是相当複雑的。以閩南語作為日常用語的年軽的台湾人当中、

　　　　　比較北京語、反而是日本語説得比較好的人是相当多的。（根拠我的

　　　　　経験、聴得懂北京語、但是、不会説的人的人很多。）還有、令一方面、特別是在台北、聴不懂閩南語的年軽的台湾人也逐漸的増多了。
（１２０）在這様子的状況、即使到現在、還在某種程度上持続的。有関這件事

　　　　　、換句話説、暗示著今後的天理教将来会面臨後継者的問題。

（１２１）当然也有例外。観察台湾的情況、敷島大教会部内的長谷川分教会
　　　　　（在台湾島内設立了3個教会）、資金力豊富、也進行著対於伝教者的経済上的援助。
（１２２）如前述的大浦圀男、BP,XA等各位先生、都是分教会長的子女、　　
　　　　　這是必須要注意的。（雖然XA先生是養子。）
 (１２３)有関張耀焜先生、是於1998年9月、在東慶教会請教而得知。有関
東慶教会在前稿第３３頁、及前稿的註：（７５）中、也有記述。還有、

張先生、有使用筆名、称之為張永欣。現在在台中県大雅郷的図書館裏、

有収集著張耀焜先生的資料。

（１２４）清水栄吉先生、是東大教会部内的同慶分教会長。台湾的東慶教会
　　　　　是在東大教会的部内。伝教所的正式設立是1975年。並且、在天理　　　　　　教上、不是教会。

（１２５）有関許英華先生、請参照孤蓬万里編「台湾万葉集（続編）」

　　　　　（集英社、１９９５）第３２２～３２９頁。

（１２６）有関陳居住先生、是従許英華先生、及加藤勇先生処、請教而得知。

　　　　　詳細情況、尚未調査。

（１２７）連加藤勇先生都説、像陳居住先生的事情、就如同「維持生命的救命

　　　　　的縄子一様」。的叙述的程度。（這是直接対於加藤先生請教而得知）。

（１２８）請参照、烏蘭進「日本新宗教的異文化進出」同「現代救済宗教論」
　　　　　（青弓社、１９９２）。
